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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主信仰在乡土社会的嵌入与融合

———对浙西传统天主教村落的人类学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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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本文呈现了浙西天主教村落中的一个主要村庄———麻蓬村的天主教信仰在历史中的来
源，进入乡土社会之后与周围村庄发生的文化冲突，在嵌入过程中的传播方式与细节调整，以及目前
的发展与变化。麻蓬天主教信仰在历史中的植入依托了传统的宗族组织，并在植入过程中形成了血缘
性的情感认同。今日村庄中的宗教氛围正逐渐淡化，这既是由于教会在村庄公共事务中的功能被逐渐
替代，更是由于人口流动和经济分化过程中村民的日益理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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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融合

　　虽然公元７世纪时，当时尚未分裂的基督教
会的一个派别聂斯脱利派就有传教士入唐朝传

教，但是基督教 （包括天主教、新教、东正教三
大教派）在中国的大规模传入与扩散却与殖民主
义的坚船利炮紧密相连。当历史的屈辱已成过
去，在国门开放、对外交流越来越频繁和深入的
今天，这些伴随着屈辱植入中国的外来宗教在民
间的现状如何，发展态势怎样？它们如何被嵌入
到中国乡土社会，在中西文化的历史碰撞中发生
了怎样的改变，现在又扮演着怎样的角色？对这
些问题的解答无疑有助于科学实施宗教管理，引
导宗教信仰良性发展，促进民间宗教的包容与融
合。
据前辈学人的调查，在浙江金衢盆地西部的

原衢县地区有一片天主教村落，包括麻蓬、桥头
山、花坟前、直坞、赤山、磔上等自然村。而其
他天主教徒占较大比例的村庄还有斋堂、大洲、
航埠、五源、花溪边、培源、芦岭、杜泽、夏
叶、峡口、赖家、西坑、坑西板、板桥、球垆、
金旺、灵山、庙下、横山、叶古岭等①。在这些
村庄中，麻蓬村历史最为悠久，信众最为庞大，
全村除去少数共产党员②外，几乎全部信仰天主
教，形成了一个在特定地理区域内，居民以天主
教为共同信仰的宗教社区。
麻蓬村现在是浙江省衢州市③柯城区石梁镇

的一个行政村，包括麻蓬、桥头山和花坟前三个
自然村，共有１１个村民小组，３１０户人家，合
计１０６７人。村民以柑橘、香抛、胡柚等经济作
物的种植及农闲时的外出务工为主要收入来源。

２００８年８－９月，笔者对麻蓬村进行了一项
田野调查。笔者住在村民家中，与他们一起生
活，参加和观察他们的宗教活动，并对村中的二
十多位重要人物进行了深度访谈。以下，本文将
以调查获取的经验材料为基础，按照历史脉络呈
现麻蓬村天主教信仰的嵌入过程、传播手段、细
节调整、以及目前的发展。

一、历史中的宗教嵌入

浙江的天主教历史悠久。元朝时期天主教已
传至温州，杭州是十七世纪耶稣会活动中心，鸦
片战争后中国开放了五个通商口岸，宁波是其中
之一，依黄埔条约补充条款，天主教和新教取得
在宁波传播的特权。新中国成立后，罗马教廷多
次发布 “通谕”和 “命令”，禁止中国神职人员
和教徒群众与人民政府合作。此后，全国范围内
的天主教开展了 “三自”运动，割断与罗马教廷
的关系。文革中，浙江省的天主教经历了一场变
故，有所不同的是其恢复比全国要早。
麻蓬村的 “小历史”与村庄外的 “大历史”

息息相连，如果追问麻蓬的历史来源，需要上溯



到三百年前。村里世代流传的说法是，明末利玛
窦在他传教的第三站南昌使许多信徒受洗，其中
就有从江西南丰到南昌做苎麻买卖的付姓人家。
康熙四十三年 （１７０４）罗马教皇格肋孟十一世发
出了一道通谕：禁止中国教徒使用 “天”或 “上
天”等词汇，并宣布祭祖禁令，派特使多罗主教
来中国予以发表。此后教皇又重申禁令，遣特使
嘉乐来中国，带来教宗禁令的汉文译本面呈康熙
阅览。康熙不悦，不久便发布了禁教的命令。

１７２２年康熙驾崩，其子雍正即位后不久严格执
行了康熙的禁教旨意，下令查封教堂，清查信徒
数目，所有传教士离开本省移至澳门。
此时，江西南丰天主教徒傅佑我，傅佑仁兄

弟因为坚持信教不肯返俗而遭到官府的追捕，在
逃难途中，兄弟二人携带家属四处迁徙，最后定
居在衢县的石梁地区，因为这里山川秀美，且不
易为外界惊扰。付氏兄弟二人各生了三个儿子，
成为此后族谱上的六房。付姓后人在石梁山间的
河谷中开荒，开始过上了比较安定的生活。但由
于坚持天主教信仰，他们在石梁当地颇受压制和
排斥。
村中流传的故事说，有一年衢县地区发生旱

灾，当地动员百姓祭拜龙王爷求水，家家户户的
壮丁都要去，但却遭到麻蓬村村民的拒绝，因为
天主教信徒不能参与祭拜鬼神的活动。结果，付
姓的一个长老被恼怒的当地人绑在磨盘上暴晒，
直到他苦苦求饶才被放开。这件事情过后，当地
人把耶稣像刻在他们舂米的石缸底下，让舂米的
石头不断地碾击，以此来羞辱这些信奉天主教的
外地人。由于在信仰习俗上的差异与隔阂，那时
的麻蓬村民与当地人在土地界限，水利灌溉等方
面也经常陷入争端，并屡屡吃亏。
付姓宗族到了第三代人的时候财富有所积

累，便想到福建穆阳去 “请神父”，那里靠近出
海口，神父多有聚集，官府来抓便可立即转移至
澳门。“请神父”的过程很不安全，一方面是因
为路上有灾荒与匪乱，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文化上
的冲突，神父很容易遭到攻击。无奈之下，村里
不得不派人到福建少林寺去学习武艺，从此，麻
蓬人竟有了练武健身的习俗，全村男女老少会武
耍拳的一度占总人口的７０％之多。④

从１７３０年至１８３８年，麻蓬的教务归福建穆
阳 （今邵武）的多明我会管辖，到１８３８年法国
遣使会接管为止共１０４年。从１８３８年至１９４９年
新中国成立共１１１年都是由法国遣使会管辖，在

这１１１年中傅姓有六位、王姓有五位晋铎⑤。麻
蓬村历史上能够出那么多神父，和天主信仰与中
国传统文化的冲突有关。晚清时代，村里没有人
去参加科举考试，因为考取功名之后这些人就必
须必须祭祖、祭孔，而这在天主教中是不允许
的。

“过去从村子里出去的人少，唯一可以从村
里走出去的路就是修道，读经 （圣经）的出路就
是去做传教士，所以村里头脑聪慧、智力较好的
人都会走修士再到神父这条路。麻蓬村可以说是
浙江历史上出神父最多的村，他们最早到澳门去
学，后来主要是到宁波、舟山一带学习和传教。
因为神父不能结婚，这些头脑聪慧的人并没有自
己的直系后代。除了神父之外，村里出的修士、
修女也很多。”⑥

尽管今天的麻蓬村民在与附近村子的村民交

往时已没有外在的障碍，但心理上仍有隔阂。因
为要学神父用普通话念经，村里９０岁的老人都
会讲普通话；因为要与周围村民交流，麻蓬的所
有村民又都会讲石梁话；但与此同时，他们自己
的方言又带着江西口音；衢州的当地人几乎都听
不懂麻蓬方言，由此我们可以想见麻蓬村在当地
的融入程度。村中老人介绍，以前因为麻蓬村由
法国人在村里传教，被邻村人叫做 “麻蓬鬼子”。
但现在，邻村人已渐渐接受了麻蓬村信仰天主教
的传统，不再歧视他们，关系也大为改善。

二、天主信仰的传播与调整

由于笃信天主教，解放前麻蓬村的村民作为
天主教徒只与教内人士婚配。

“当时找对象必须是教友，劝你入教了才娶
你，女的嫁出去也必须找教友，或者劝男方入教
了之后才嫁，这样靠通婚圈子的扩大来扩大传教
范围。当时村里的女儿很难外嫁，多半是嫁到自
己村里，能够嫁出去的都是通过神父介绍给远方
教区的教友。不过，男的只要有一定的财产还是
可以讨到附近的媳妇并且让她入教。对外来媳
妇，开始谈对象时信不信这个教要求并不是很严
格，但要确保她们不反对。她们开始不信，后来
参加活动多了就会信。”⑦

因为通婚圈狭小，近亲婚配者多，村里出了
很多的低智商者，还有一些先天性的残疾。后
来，村里引入了另一支王姓的教徒世家。王姓宗
族世居金华，也是由于教难逃到当时的衢县落
户，其中一支于１８２１年也迁到麻蓬村，另一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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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迁往桥头山。王姓家族的迁入使得村中近亲繁
衍的局面有所改善，两姓以此为据地互相婚配，
并向外传教。
在麻蓬，付姓和王姓之外的人被称作外姓

人，他们要么是招来的上门女婿的后代 （不强制
子女跟母亲姓），要么是解放前村里的长工、雇
工的后代，不过现在他们和村里其他姓氏的人已
经没有地位上的心理差别。
由于村里的姑娘多半是出嫁在村内，村里的

亲属关系网非常复杂，村民们互相之间不是宗亲
就是姻亲：

我们信教的人互相牵一牵就是亲戚。我
的祖母来自廖家，嫂子也是来自那里，侄女
又嫁到了那里，大家都是亲连亲的。现在，
嫁娶外教人都已经默许了，神父也不反对
了，不过原则上最好让他／她信教，事先讲
好不能反对，不能阻止自己的子女信教。⑧

教会的这个 “不能找外教人”的规定到解放
之后有所松动。尽管在老年人那里，这种观念仍
然很重，但是，随着近年来人口流动的加剧，在
外读书、打工时自由恋爱的情况已经越来越多。
麻蓬村的天主教在当地的传播速度很慢，几

百年来也只是向邻近的村子有所渗透。一直到现
在，邻近的非天主教村落中，许多村民仍视天主
教徒为异类，那些加入教会的邻村村民很多都是
病人，残疾人，或是因各种原因被村庄排斥的边
缘人。对此，麻蓬村的老人解释说：

天主教不太重视传教，传教一直都是神
父的任务。神父人数很少，因为不能结婚生
育，所以培养后来人就是一个问题。天主教
的规矩难守，约束太大，要不是特殊情况，
谁愿意自己的孩子去做这一行啊。基督教就
没有这么严肃，传起来就快多了。所以，我
们只能通过长期办教理班，坚持做弥撒讲
道，这样来感化别人。这个过程持续的时间
太长，不是长期生活在这里的人很难进入
的。⑨

当问及为什么神父必须独身的规矩不能修改

时，一种回答是：“这是罗马定的，改了就不是
天主教了。”另一种回答是：“耶稣本人就没有结
婚，结了婚的人私心重，没有牺牲精神，不能一
心一意地为上帝服务。”除此之外，村民们认为
传播速度缓慢还与教会过去对一些仪式性的细节

太过强调有关。
“以前对一些仪式性的东西抠得太死，

我们现在的看法，祭祖先牌位也是可以的，
没有必要反对。如果教会变通一下，其他教
友也会支持。比如用另外的形式来祭奠，简
单一些，卫生一些，唱歌啊，献花啊，点蜡
烛啊，都是可以的，表达出来就行。烧香烧
纸，烟雾缭绕，对环境不好，对人的健康也
不好，应该修改。人的观念总是可以更新的
嘛。⑩

另外，当涉及到一些伦理问题时，村里的信
徒也很犯难，要想邻村进教堂的非信徒也来遵
守，就相当困难。举堕胎一事为例，梵蒂冈明确
反对堕胎，认为这是一种谋杀，但是我国政府一
直鼓励堕胎，有时为了计划生育还需要强制堕
胎。麻蓬的天主教徒既不能反对梵蒂冈，也能不
违反国策，尺度较难把握。
总的来看，经过一些细节调整之后，麻蓬村

的天主教信仰不仅在观念、教义层面有所变化，
其生活习俗也带有一些中西混杂的特征。比如麻
蓬村有自己的节日：天主教年历中的四大瞻礼，
耶稣复活、圣神降临、圣母升天、圣诞节。与此
同时，村民们也过中国传统节日，春节拜年、端
午吃粽子，中秋吃月饼，元宵节玩龙灯，但不过
清明节和 “七月半”（鬼节），只是会在大年初一
时拜完年到山上去扫墓，献花。

另举丧葬为例，麻蓬的丧葬仪式非常简化，
不烧香、不烧纸。死者去世的当天晚上众教友会
去他家念 “通功经”；第二天请神父过来做追思
弥撒，并送死者遗体火化；翌日便送骨灰上山。
但从丧礼中的灵堂布置、跪拜亲属等环节来看，
又到处可见汉人传统习俗的痕迹。死者的墓碑是
用石头刻的，但是上面的文字内容非常富有特
色，既有来自西方的天主教文化的元素，又有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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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传统文化的影子。一个典型墓碑上的铭文如上
图所示，铭文中间的圣名是死者入教受洗时所取
的名字，通常是圣经中的一个圣人。

三、今日的村庄生活

１９４９年，麻蓬的天主堂被征用，１９５８年成
为石梁人民公社的食堂，文化大革命时又成为战
备仓库。文革期间，教堂里的圣像、石膏像、木
头像、经书、档案资料等悉数被毁。１９８２年，
教堂归还给村民，恢复了正常的宗教生活。１９８３
年村里的土地承包到户，８０年代末，以麻蓬为
代表的天主教村庄在经济上学习附近的非宗教

村，改变农业结构，种植柑橘、养猪、养鱼、面
向城镇市场。
麻蓬天主堂曾有历届本堂神父２３人，其中

有３位法国人、１位匈牙利人、１位意大利人瑏瑡。

１９７８年之后，麻蓬村曾一度没有神父。１９８４年，
麻蓬村派出十几个村民，到嘉兴平湖请来了周神
父，他在村中一直服务到２００６年去世。而天主
教爱国会从外地调入的林神父又在２００７年被调
往杭州，麻蓬村从此没有了本堂神父。目前麻蓬
天主堂每个周日的礼拜只能请城区天主堂刚刚晋

铎不久的徐神父来做，做礼拜的时间也从上午调
整到了下午。村民们说，没有了本堂神父，村里
的宗教生活慢慢冷清起来。
不过，村民眼中的冷清更多地是反映了天主

教信仰的淡化，这从村庄日常观念及公共生活中
可以反映出来。

（一）日常观念
麻蓬民风醇厚，小偷几乎绝迹，在村中闲逛

时，可以见到每家每户都敞开大门，即使无人在
家也是如此。不过近几年来，村里的麻将桌逐渐
多了起来，村路旁的一家麻将馆从早到晚都有许
多人聚集在那里。村里以财富为基础的面子竞争
也很激烈，“赚了钱就要盖楼房”。中等收入的家
庭都购置了彩电、冰箱、摩托、太阳能热水器
等，另外，在家具的品味，房屋装修的气派特别
是厨卫的舒适度上，村民都在互相攀比瑏瑢。
村里老年人的生活质量相当高，子女非常孝

敬父母，这从他们平时跟父母说话时谦卑的态度
可以看得出来，如果哪个小辈对家中老人不尊
敬，肯定会受到全村人的谴责，因为这违背了天
主的十诫。作为天主教徒，麻蓬村民对祖先并没
有强烈的缅怀和依恋，在文革期间丢失了族谱之
后，他们也不再能区分清楚自己的房份，取名字

的时候也不再加上辈分了。村民对亲属关系非常
看重，但这种关系不再以姓氏、宗族、房份或者
堂兄弟间的联合家庭为基本单位，而是以夫妻双
方的嫡系亲属为核心而展开。
在日常关系中，村民愈益表现出小农看重自

身利益并且短视的特点。村里的治保主任在向我
介绍纠纷时，非常无奈地说：

人都是以利益为第一的，天主教人做
人，那是蛮好，要真的按天主说的那一套
来，哪里会有什么纠纷呢。有的人教堂也去
了，但是心没到，念经也念了，但是心没
念。每个村都有几个差劲的人，碰到公家的
事情，只要他们一闹，大家心里就不平衡，
就不好搞。瑏瑣

村里的纠纷主要是宅基地纠纷、土地纠纷和
水利纠纷。如常见的水利纠纷是溪水上游和下游
的农户之间所起的争执，干旱的时候上游的要堵
下游的要挖，雨水多的时候则刚好相反。修水渠
的时候离小溪远的肯定赞同，但是离溪水水近的
就未必，因为对近水用户而言不修水渠橘树也有
水用。笔者曾就此事与一名信徒讨论，他回答
说：“是自己应得的就要去争取，上帝说了要行
善，并没有说要放弃自己的权利，这事情与道德
无关。”

（二）公共生活
村里的公共生活分为两个主要的部分，涉及

村庄政治的由村两委组织协调，涉及宗教事务的
由教会长老负责，二者互不干涉。
在教会事务中，村民们作为信徒表现出了高

度的责任心。村民们自动捐献、自我管理的堂管
会一直保持着良好的运行。村里的几位 “长老”
在财务上非常谨慎，从来没有出过差错，而一般
的村民在教会的活动中也充满了主动性，因为大
家给教会的事务添上了一层神圣的色彩：

教徒要讲牺牲精神，要奉献给主，奉献
给所有人。生前的所有东西都是主给的，死
后要还给主，捐给教会或者去做慈善事业都
可以。耶稣自己都牺牲了，我们世俗的人怎
么能够有私心？瑏瑤

但是，当把这种无私与奉献的精神从教会的
“神圣”事务推广到世俗的公共事务时，村民们
则表现出明显的原子化的特征，无论是村委会选
举还是公共品供给，大家都抱着一种 “事不关己
高高挂起”的态度，只要政府有了明确的组织意
图，选票投给谁无关紧要；只要有项目下来，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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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的公共工程就可以实施，但如果需要向村民集
资修建，难度就非常大。
可以说，村庄历史上由教会组织一切公共事

务的局面转变为主要由乡村基层政权来主持，但
村民的参与度并不高，这种转变带来的效果一方
面是村庄对于国家资源的依赖越来越强，另一方
面，教会的凝聚力也在慢慢减弱。

解放之后这么多年，村里的信仰没有以
前那么虔诚了，现在村里的公益事业都由党
支部、村委会在弄，困难补助，公共工程现
在国家管了，政府有钱拨下来。这样的话村
民就离国家更近些了，这是很现实的。以前
国民党什么都不管，大家完全围着教会生
活瑏瑥，当然会非常认真地去信仰。现在不行
了，现在已经没有以前那种宗教的盛世
了。瑏瑦

五、结　语

在对以麻蓬为代表的浙西天主教村落作了一

个相对粗陋的历史素描之后，我们可以在比较抽
象的层次上梳理这一过程。首先，这批村庄的历
史是中西文化的冲突与融合在民间社会的一个缩

影。殖民时代的传教士以狂热的宗教热忱漂洋过
海来到中国，他们在中国历史的进程中留下的痕
迹到今天依然无法抹去，但是，这绝不意味着以
宗教为核心的西方文化在中国乡土的土壤中能够

生根发芽甚至长成参天大树。事实依然是，有着
强大涵化能力和包容精神的中国文化能够与其实

现融合与共存。其次，晚清历史上以天主教为代
表的外来宗教在中国农村的大规模植入恰恰是依

托了传统农民的组织形式———宗族，才实现了其
在历史长河中的维系。麻蓬的天主教信仰如果脱
离了宗族这个载体是不可想象的，以血缘铸就的
亲属关系网是其传播和承继的核心手段。在有关
周围村庄的排斥、教难的打压以及政治事件冲击
的集体记忆中，村民形成了强烈的共同体意识，
这种集体意识与日常生活中初级群体内处处渗透

着的宗教情感紧密相连，以至于他们的信仰基础
牢不可破瑏瑧。
不过，麻蓬村落的天主教氛围正在淡化，原

因除了世俗文化的注入外，更由于村中宗教的组
织功能已逐渐为政治所取代。老年村民们所抱怨
的今日教会组织的纯洁性瑏瑨在年轻人那里并不是

太大的问题，他们的宗教观念淡化更多地是由于
自身的流动性：外出求学或打工的年轻人虽然从

小受洗，但无法常规地参加每周的弥撒。不在村
中的日子里，年轻人多和非教徒生活在一起，无
法过正常的宗教生活。虽然有时间依然能够读
经、祈祷，但没有集体的气氛，也就不会起到定
期强化的作用。然而，他们的宗教观念淡化并不
意味着天主信仰趋向于消失，因为在高度流动的
日常生活中，在充满物欲的市场经济中，他们更
加需要一种信念来作为支撑。区别只在于，父辈
们表象化的，以村庄共同体作为依托的宗教生活
在他们那里正变得逐渐私人化，信仰变成了个人
内心世界的事情。

（责任编辑：甘棠）

①参见陈村富主编：《宗教与文化》（４），北京：东
方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第３５２－３７８页。

② 目前的数量是２２名，除了少数几名是集体时代
发展的贫农党员外，其他大部分都是当兵时在部
队入党。

③ 衢州故名衢县，由于地理位置优越，素有浙、
闽、赣、皖 “四省通衢”之称。自唐朝至十九世
纪初一直是是东南沿海经陆路进入内地的咽喉，
在沿海登陆去往内地传教的外国传教士往往经过

这里。

④ 建国后，村中习武之风渐退。麻蓬村现在还有一
处武馆 ，馆长的师父就是当年专门负责神父安全
的保镖。此武馆虽然设在村内，但常年无人，馆
长及其家眷已在城里买房，以授人武艺为业。

⑤ 同１．
⑥２００８年８月１６日对村中老人的访谈。

⑦２００８年８月１４日对村中老人的访谈。

⑧２００８年８月１１日对村民的访谈。

⑨２００８年８月２０日对村中老人的访谈。

⑩２００８年８月１３日对村民的访谈。

瑏瑡参见郭慕天 《浙江天主教》，《浙江省宗教志》编
辑部１９９８年版。转引自莫幸福：《一个天主教社
区的变迁》，《中国宗教》２００６年第５期。

瑏瑢据一户刚结婚的人家估算，结婚的费用大约是８
万，其中装修２－３万，家具２万，双方的酒席２
－３万，每桌１４或１６个菜，价格５００－６００元。

瑏瑣２００８年８月２１日晚的访谈记录。

瑏瑤２００８年８月１８日的对村民的访谈。

瑏瑥村庄历史上存在过的组织形式有主管日常教务的
首善堂、收养孤儿的领报堂、负责丧事礼仪的善
终会等。

瑏瑦２００８年８月２２日对村中老人的访谈。

瑏瑧３００年过去，虽然文化上的激烈冲突已经烟消云
散，但是社会记忆中作为委屈的受害者的群体人
格并没有改变。在面对政府宗教部门的管理时，
麻蓬村民反应出无辜和悲愤的情绪，许多村民
说：“天主是教人学好的，（教会）是个很好的东
西诶，为什么会有人反对呢？”

瑏瑨指中国天主教爱国会独立于梵蒂冈罗马教廷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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